
把死婴当垃圾是对死亡的冷漠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荒诞的现实总是让人恍
若隔世，当多具婴儿遗体被
弃桥下甚至扔到马路上，你
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幕是发生
在2012年的城市。

综合本报消息，山东德
州三八路岔河桥旁2月28日
出现多具婴儿尸体，有的甚
至被扔到马路上。2 9日，涉

事医院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发表致歉声明称，婴儿尸体
系该院某工作人员违反管
理规定，对胎儿遗体私自不
当处置，现已将其开除。

与其说这是违反管理
规定的结果，不如说是多年
陋 俗 的 必 然 产 物 。不 难 想
象，一个专职从事这一工作
的人，置明文规定于不顾，
表面上看是责任心不强，实
际上更可能是囿于民间陋
俗，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气息
已绝的婴儿也应得到基本
的尊重。

这种冷漠令人惊诧，也
发人深思。一个毋庸讳言的
事实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里，对于类似不足月的婴
儿算不算一个人，一直都存
有争议。所以，在很多地方
对于死婴的处理都是当作
医疗垃圾来处理，而不是当
作一个逝去的生命。通常情
况下，我们的尊重和关爱只
限于活着的人，而忽略了死
亡者也是有尊严的。汶川大
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救援人
员对遇难遗体的默哀曾经
令很多国人感到震撼。说起

来，这也是“少见多怪”。
实际上，对生命的尊重

既是衡量个体觉醒的标准，
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准。
刚刚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 奖 的 伊 朗 电 影《 一 次 别
离》展示了这样一个情节：
怀胎4月的护工在被雇主推
了一把后意外流产，遂以涉
嫌故意杀人的罪名把雇主
告上法庭。虽然国情不同、
法理不一，故事的诸多细节
尚有讨论的空间，但其对生
命的尊重无疑也有助于我们
认知生命。

确实要承认，当今社会
越来越重视生命伦理。在最
近 发 生 的“ 归 真 堂 风 波 ”
里，社会公众就从尊重生命
的起点出发，对涉嫌虐熊
的归真堂口诛笔伐。类似
遗弃死婴事件，曾经是见
怪不怪的，现在也为公众
所不容。这些变化表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
们 的 社 会 文 明 在 逐 渐 提
高，但这种进步仍有一定
程度的不平衡。如果我们
能对动物的痛苦心生悲悯，
却把夭折的婴儿视若垃圾，

那么这种悲悯就显得很奢
侈。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
并不缺乏，有的人视宠物如
子女，而对他人疾苦漠然视
之，便是另一种印证。

事发之后，相关部门已
经对责任人及时作出惩罚，
但倘若没有深入人心的反
思，仅仅开除这一偶发事件
的当事者，并不足以撼动这
种内心深处的麻木和冷漠。
正如两年前我们目睹相似的
情节在济宁发生，而今天，如
出一辙的一幕又在同省之内
的另一地上演。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尊重和关爱只限于活着的人，而忽略了死亡者也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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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2月28日，世行行长佐
利克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时，突遭中国独立学者杜建
国“呛声”。杜建国在现场表
达了自己与佐利克不同的
意见，甚至指责世界银行的
报告是“一剂毒药”，并向与
会者散发传单，发布会一度
因此中断。佐利克事后笑
称，自己做过美国贸易代
表，对这种抱怨和抗议已经
司空见惯。

在此，我们无意评判杜
建国的观点是对是错，但他

在这场“闹场”风波中的表
现，确实引出了一个值得讨
论的话题：我们如何看待不
同的意见。

或许是因为传统习惯
和教育的影响，我们中的不
少人都习惯于“随大溜”，不
善于表达不同的声音，不敢
于表达不同声音。小到学生
在课堂上的发言，大到关系
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发出
不同声音的人都容易遭到
排斥。这种国民性格导致了
一种诡异的话语格局：在很
多事情上，大家看似在用同
一个声音说话，看似达成了
高度共识，私底下却是各执
己见，不乏抱怨和反对———
在一团和气的公开场合，

“反对的声音”都变成了“沉

没的声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

建国敢于公开向佐利克“呛
声”，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虽然杜建国的做法带有浓
厚的行为艺术色彩，并给
佐利克的发布会造成了混
乱，但如果我们将视线移
到国外，别说是现场散发
传单，就连扔鞋这种极其
戏 剧 化 的 情 况 也 多 次 发
生。如果抗议者能够采用
更文明、更温和的对话方
式当然更好，但对那些缺
乏话语权的人来说，行为艺
术有时也是表达态度的一
种重要途径。

一个价值观渐趋多元
的社会，“求同存异”理应是
一种常态。无论是政府部

门，还是社会组织或普通
公民，都应该有听取不同
声音的雅量，毕竟，只有让
各方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表
达和公开博弈，才能在良
性互动的基础上求取最大
公约数。尤其是针对一些
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
共话题，公众的声音原本
就不应缺席，掩耳盗铃式
的众口一词对于重大决策
毫无价值，倒不如以开放
的心态来面对争议甚至是
抗议。

从这一点来说，佐利克
在应对杜建国的抗议时表
现出的包容、大度和理智，
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发布
会后表示，会请人将杜建
国散发的材料翻译出来，

“对于这种公开的争议和
讨论，我们是非常适应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改
进。”没有气急败坏，没有
视而不见，更没有利用特
殊手段来打击报复，显示
出了佐利克的雅量，也让
我们看到了他对公开讨论
所持的欢迎态度。

理越辩越明，真正自信
的人应该无惧争论，更无
惧争议；对不同的声音过
于敏感，反倒是一种露怯
的表现。无论“呛声”有多么
噪杂，都不是洪水猛兽，而
且是一个多元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其抱以宽容，
让它也变成一种“意见”，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孔子、庄子思想本身
中很难找到阻碍科学发展
的因素，老庄思想在后世
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促进
作用非常明显。科学发展
有其本身需要的条件，这
类条件更多地体现在社会
需求方面。

——— 北京师范大学哲
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强昱
说。

我是有点儿刻薄，但我
对陌生人不会，刻薄为什么
会给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
一种准确，就是因为说中
了，才会觉得心里疼。刻薄
就是放大你的缺点。

——— 作家赵赵说。

当下大部分地区的学
校把书法课直接定为“写
字”课，教学内容往往围绕
着点画、结构、字体等书法
技能方面，却忽略了书法欣
赏、书法审美、书法精神、书
法品格等更高层次的培养。

——— 首都师范大学中
小学书法教育研究中心副
教授周侃说。

中国尽管是工业大国，
但从现在的官方统计来看，
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中的就
业比重没超过30%，现在还
在22%左右。因此，比较国
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
高峰期太短了。这导致大量
的产业工人没有得到足够
的就业训练。

——— 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说。

向世行行长学习听“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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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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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山东省正在研究出台相
关办法，有望突破入学户籍
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
望就地升学。我认为这才是
送给外来工的一条实实在在
的“大礼”，并希望能早日送
出。

现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

的地区都有“用工荒”的现
象，也想了很多办法争取外
来工，比如给外来工增加工
资标准，春运期间提供接送
服务，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外来工不愿进城，不仅仅是
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够的问
题，更深层的原因是外来工
在城市里找不到家的感觉。
大多数外来工白天到工地、
企业辛苦一天，晚上回到宿
舍，没有孩子和家人的陪伴，
城市只给了他们漂泊的感
觉。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如

果能突破入学的户籍限制，
就可以跟随父母就近上学，
这样既减少了留守儿童问
题，也能让外来工安心留在
城市里。这样的政策显然是
想到了外来工的心坎里去
了。 读者：汪强

流程也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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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开800多名干部手机号，

并要求24小时开机。这个举
措确实体现了地方政府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情，也
让群众在遇到棘手难题时有
了信得过的“援手”。但除此
之外，更要让群众及时了解
各部门办公电话和监督电
话，让他们“对号找人”，毕竟
各部门各负其责，一个部门
的领导管不了所有的问题。
况且，在一个时期之内，部门
是相对固定的，而干部总会
不断变动。即便要求一天24

小时开机，也难免会遇到特

殊情况，像出差、就诊、开会
等无法开机回复的情况。我
们建立服务型政府，不仅要
提高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
还要规范行政业务程序，使
之公开透明，让群众自己知
道办什么事找什么部门。如
果按照流程仍然得不到合理
的解决，这些干部的手机号
码就该派上用场了。

读者：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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